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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 2013—2022 年省域面板数据,从创新组织融合、创新资源配置、创新效益溢出 3
个层面对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并进一步揭示其极化趋势与时空演

进规律。 研究发现: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空间异质性显著。 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作

用的条件下,我国整体及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转移的可能性较

低,“低水平陷阱”与“高水平垄断”现象并存。 考虑空间因素后,由于各省份之间的空间交互影响和

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滞后类型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转移的稳定程度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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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正持续开辟增长新蓝海。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

应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是
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渗透性强、带动作用大、创新活

跃的技术驱动型产业,其行业发展动力不同于传统

行业的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而是以知识和技术为

导向的创新驱动。[1] 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新动能,必须以提升技术创新引领能力等核心

创新能力为重点,全面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 由此,以顶层设计为引领,打好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战,全面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是优化要素结构的关键,是引领新兴产业

发展全局的战略支撑。 然而,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凸显,区域发

展失衡必然引致协同提升新一代技术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受限,成为全面推进数字中国战略的阻碍。 党

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因此,科学评价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准确把握其分布动态和演进趋势,为“十四五”
时期探索出一条具有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献综述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及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相关研究

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理论层面主要包括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的内生增长动力[2-3] 、产业集群布

局[4-5]及产业转型升级路径[6-8] 等。 还有部分学者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进行了定量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产业创新能力测度。 李佳等(2021) [9] 基

于三阶段 DEA 模型,在控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测算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 Wang 等

(2022) [10]借助专利授权数和公司研发经费投入两

个指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和创

新产出水平进行考察。 Li 等(2019) [11] 通过选取劳

动力投入、主营业务收入、资本存量等指标测算全要

素生产率,对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水平

进行衡量。 上述研究对考察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其采用的单

一测度方法易因选择方法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研究结

论,且缺乏对国家战略区域层面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的对比研究。
第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贺刚等(2023) [12] 借助莫兰指数发现 2010—2019 年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

应,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程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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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刘亦文等(2020) [13]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揭
示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空间集聚的

区位特征。 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如汤长安等(2018) [14] 测算

了沪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Moran’s
 

I 指数和局部 LI-
SA 指数,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

特征,且集聚类型由高—高为主向低—低集聚为主

过渡。 Zeng 等(2020) [15] 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从东到西的弱化

趋势,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一致。
已有研究为深入探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测度及趋势演进规律提供了良好基础,但
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目前多以全国、省域或

行业为创新载体,而以区域四大板块为空间尺度有

待深入展开。 四大板块是协调区域创新发展、重塑

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布局。 以区域四大板块为

切入点探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空间特

征,不仅契合当前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现

实需求,而且有助于考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

创新的区域异质性,为探寻差异化的区域技术创新

能力提升路径提供了借鉴思路。 其二,现有研究缺

乏对测度指标构建的理论基础的深入阐释,导致测

度指标的主观性较强。 本文以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

基础,基于创新要素角度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

术创新系统进行阐释,并从创新组织融合、创新资源

配置、创新效益溢出三个层面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 其三,已有研究

仅考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时序演变特征,忽略

了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下相邻空间单元间的空间近邻

效应与内生互动机制。 而 Kernel 密度估计法能精准

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空间分布的

演化路径,传统 Markov 链和空间 Markov 链分析方法

可以从时空角度揭示其空间溢出效应,这对把握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非均衡特征和空

间交互效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鉴于既有研究的局限,本文首先基于 2013—

2022 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从创新组织融合、创新资

源配置、创新效益溢出 3 个层面对中国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综合测度;然后,利用

Kernel 密度估计法刻画中国整体和四大板块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绝对差异与

极化趋势;最后,采用传统和空间 Markov 分析方法

探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演

进规律。

二、指标、方法和数据

(一)指标体系构建依据

　 　 构建科学、合理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能

力测度指标体系直接影响着测度结果的科学性和可

信度。 为此,本文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创新要

素角度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进行界

定,即该系统是由创新组织融合、创新资源配置和创

新效益溢出 3 个子系统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综合系

统。 其中,创新组织融合系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技术创新系统形成的核心,任何产业技术创新活

动的开展都需要创新组织的参与;产业技术创新需

要财政、技术和人力等创新资源的高效率配置,这是

产业技术创新的基石;产业技术创新的结果是创新

效益的创造,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效需要依托创新效

益溢出的数量和质量来表征。 基于此,本文从创新

组织融合、创新资源配置、创新效益溢出 3 个维度构

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

框架。
1. 创新组织融合

创新组织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

的实践者,通过搭建创新型平台,促进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紧密联系,从而发挥其潜在

的协同效应。 只有全面深化产学研合作,实现创新

要素和资源有效整合,才能将科学技术深度融入创

新活动各环节,从而提升我国整体经济的技术创新

水平。 因此,创新主体是影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创新载体是培育中小型

创新企业成长、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等的各类创新

基础设施和科研机构的总称。 创新载体是集聚创新

资源的核心载体,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坚

实后盾。[16]

2. 创新资源配置

创新资源配置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保

障。 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关键在于

资源有效配置,创新资源的科学投入不仅可以提升

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活跃度,还可以提高技术创新

成果的运用效率和转化速度。 由此,创新资源投入

是影响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也是产业技术创

新系统的重要构成。 产业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多种资

源,包括财政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等。 其中,财
政资源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的

资金保障;技术资源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

新系统创造创新效益的源泉;人力资源是产业技术

创新知识和技术的载体,人力资源越丰厚,越容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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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高素质人才,越能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
3. 创新效益溢出

创新效益的创造是展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

术创新系统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 知

识创造子系统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知识成果产

出,表现为创新主体通过技术创新资源的投入,研发

创造出知识技术型为主的知识成果,可体现出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系统满足客户对创新产品

需求和为社会提供科研学术知识成果的社会价值;
经济绩效子系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活

动的经济价值创造过程,是创新主体将知识技术成

果进行转化与应用,从而实现其经济价值的重要

环节。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规

范性等原则,本文设计了 7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

指标,构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测

度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新一代

信息

技术

产业

技术

创新

能力

创新组织融合

创新资源配置
 

创新效益溢出

主体联动

载体建设

财政支撑

技术驱动

人力资本

知识创造

经济绩效

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型企业数 个 0. 0822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0. 0449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研发机构数 所 0. 0584
国家级创新平台项目 个 0. 0441
产学研基地数目 个 0. 0396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亿元 0. 0565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 亿元 0. 0444
R&D 经费投入 万元 0. 0474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研发仪器设备投入 万元 0. 0699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 人 0. 118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研发人员数 人 0. 077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有效专利数 项 0. 0589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产品项目数 项 0. 052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产值 亿元 0. 0548
技术合同成交额 亿元 0. 083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亿元 0. 0682

(二)研究方法

　 　 1. 均等权重法

均等权重法认为各维度的指标同等重要,该方

法简单透明,便于应用。 因此,本文借鉴殷培伟等

(2023) [17]的研究,采用均等权重法赋值。
2.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测度涉及多

个因素,属于多因素动态综合测度问题。 基于此,本
文采用基于时序立体数据的纵横向拉开档次法。 具

体公式可参考孙久文等(2024) [18]的研究。
3. 主客观组合赋权法

设均等权重法计算出的权重向量为 W1,纵横向

拉开档次法计算出的权重向量为 W2,其公式如下。
W = aW1 + (1 - a)W2a ∈ [0,1] (1)

　 　 其中,a 为主客观偏爱系数,参照李旭辉等(2023)[19]

的做法,选取 a= 0. 5。
4.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

Kernel 密度估计法以光滑连续的曲线描绘四大

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测度值的空

间非均衡程度,揭示其空间布局特征及极化趋势。
具体公式可参考张楠等(2023) [20]的研究。

5. Markov 链分析方法

传统 Markov 链分析方法是通过将四大板块内

各省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测度值

离散为 k 种类型,构造传统 Markov 链状态转移概率

矩阵,以深入探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分布的动态演化特征。[21]而空间 Markov 链分析方

法在传统 Markov 链的基础上引入“空间滞后”概念,
弥补传统 Markov 链对被测度地区空间关联程度的

忽视。 具体步骤参见吕承超等(2024) [22]的研究。

(三)数据来源

　 　 鉴于我国目前尚未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进行

全面统计。 因此,关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具体

数据获取来源参考李旭辉等(2021) [1]的做法。 根据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高技术产业(制造

业)分类 ( 2017)》 和 《 高技术产业 ( 服务业)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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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本文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的相关数据由高技术产业中的“电子及通信设

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三个产业数据汇总而

得。 上述数据均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及各省统计年鉴等。

三、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测度及事实描述

(一)测度对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

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23]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24] 以四

大板块为依托探究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的发展规律,对于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基于 2013—
2022 年我国四大板块 30 个省份①(鉴于数据的可获

得性,不涉及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的面板

　 　

数据,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进行测度。

(二)测度及事实描述

　 　 表 2 显示了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测度值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图 1 呈现出我

国 30 个省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

演化趋势。 由此可知,2013—2022 年我国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均值为 0. 1292,标准差为

0. 1019。 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北京等六个省份测

度值排名全国前十,且包揽前三。 其中,广东省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远高于其他省份,处
于领头羊地位,这得益于广东省持续推进科技创新

强省建设,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1 个省份,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 个省份。

表 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测度值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区域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地区 / 年)
最大值

(地区 / 年)
测度值全国排名

前十的省份
测度值区域内排名

前三的省份

全国
0. 1292

 

(0. 1019)
0. 0008

(青海 / 2013)
0. 8998

(广东 / 2022) 10 个 广东、江苏、北京

东部地区
0. 1943

(0. 1844)
0. 0040

(海南 / 2013)
0. 8998

(广东 / 2022) 6 个 广东、江苏、北京

中部地区
0. 0861

(0. 0405)
0. 0262

(山西 / 2013)
0. 1850

(湖北 / 2022) 3 个 湖北、安徽、河南

西部地区
0. 0406

(0. 0349)
0. 0008

(青海 / 2013)
0. 1721

(四川 / 2022) 1 个 四川、陕西、重庆

东北地区
0. 0503

(0. 0217)
0. 0264

(吉林 / 2013)
0. 0844

(辽宁 / 2022) 0 个 辽宁、吉林、黑龙江

图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时序演变图:省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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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创新注入强大动能。 中部地区仅有湖北等

3 个省份的测度值排名前十。 西部地区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好的省份是四川省,这得

益于四川省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扎
实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 而西部地区能力较

弱的省份,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陕西省的排名均

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表明欠优势地区正处于追赶

超越的关键时期。 东北地区 3 个省份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为薄弱。 此外,我国 30 个省

份总体变异系数超过 0. 75,说明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区域内部非均衡现象。
图 2 揭示了 2013—2022 年四大板块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时序演变趋势。 整体来

看,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明

显的梯队特征。 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每年均值排

名位居四大板块之首,属第一梯队。 中部地区位于

第二梯队,而剩余两个地区整体水平偏低,构成第三

梯队。 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均值为 0. 1943,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中部地区均值为 0. 0861,排名始终第二。
东北地区囿于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差。 此外,西部地区一

直以来呈追赶之势,于 2021 年首次赶超东北地区,位
列第三。 面临此挑战,东北地区一方面可以着重吸纳

创新资源,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加

强与周边省份的科技合作,形成技术创新合力,共同

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整体表现出

“东部领先、中部居中、西部和东北落后”的空间格局。

图 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时序演变图:区域视角

　 　 表 3 报告了全国及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创新组织融合、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效益溢出 3
个子系统指数及增速排名情况。 在创新组织融合方

面,东部地区的创新组织融合能力测度均值为

0. 0561,排名第一,这得益于东部地区内部具备多个

创新策源地,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建设的重要动

力源,其创新主体与载体的引领作用促使东部地区

取得积极成效;中部地区增速位列第一。 细究其因,
中部地区凭借其科教资源集聚优势,在科研平台和

协同科技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激发产业技术创新

表 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分指数及排名

测度维度 全国
四大板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创新组织融合

均值 0. 0344 0. 0561 0. 0340
 

0. 0172 0. 0262
排名 2 1 2 4 3
增速 7. 42% 7. 86% 8. 16% 7. 29% 2. 98%
排名 2 2 1 3 4

创新资源配置

均值 0. 0449 0. 0900 0. 0353 0. 0167
 

0. 0172
排名 1 1 2 4 3
增速 7. 08% 7. 01% 10. 35% 7. 23%% -3. 97%
排名 3 3 1 2 4

创新效益溢出

均值 0. 0228 0. 0488 0. 0163 0. 0068 0. 0072
排名 3 1 2 4 3
增速 14. 36% 13. 81% 17. 30% 15. 21% 11. 59%
排名 1 3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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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则较为滞后。 在创新资

源配置方面,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而
东北地区的增速为负向数值,其在吸引创新资源方

面处于弱势。 在创新效益溢出方面,东部和中部地

区测度均值分别为 0. 0488 和 0. 0163;中部地区增速

高达 17. 30%,出现“追赶效应”;西部和东北地区之

间虽无明显差距,但相较于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具有

较强的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潜力。 综上所述,我国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优势和潜力存在显著

的空间非均衡性。

四、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的分布动态演进

　 　 前文研究表明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 为进一步揭示四

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差

异及其分布特征,本部分采用 Kernel 密度估计法刻

画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区域差异的时

空演进规律,如图 3 和表 4 所示。
从分布位置看,我国整体及四大板块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分布曲线均呈右移趋

势,这一现象与前文测度的结论相印证。 其中东部

和中部地区的曲线偏移幅度较大,究其原因,《国务

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

一系列战略规划的提出,再加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

区域规划的通过,为发达省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与科研支撑;而西部和东

北地区右移幅度相对较小,说明我国西部与东北地区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速度较慢。

图 3　 全国及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分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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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分布动态演进特征

区域 分布位置 主峰分布态势 分布延展性 极化趋势

全国 右移 峰值下降,宽度扩大 右拖尾,延展性拓展 多极化趋势

东部 右移 峰值下降,宽度扩大 右拖尾,延展性拓展 多极化趋势

中部 右移 峰值下降,宽度扩大 左拖尾,延展性拓展 两极化趋势

西部 右移 峰值下降,宽度扩大 右拖尾,延展性拓展 无极化趋势

东北 右移 峰值上升,宽度缩小 无拖尾,延展性拓展 无极化趋势

　 　 从分布态势看,我国整体、东部、中部和西部地

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绝对差异显

著扩大,集聚程度有所下降。 具体来看,东部、中部和

东北地区主峰峰值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西部地区的分

布曲线主峰下降趋势最为显著,其主峰由“高耸”形态

发展为“扁平”形态。 东北地区的绝对差异呈上升态

势,说明该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区域内

部差距逐渐减小。 总体来看,除东北地区外,我国整

体及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

分布趋势虽有所不同,但均表现为主峰峰值减小、宽
度增大的演进态势,这意味着部分省份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非均衡程度有所加剧。
从分布延展性看,我国整体、东部和西部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分布曲线均呈现右拖尾

现象,其中东部地区右拖尾现象最为明显,主要原因

在于东部地区存在广东、北京、上海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中部地区存在一定

的左拖尾现象,说明其内部个别省份的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低于区域内其他省份;东北地区无拖尾,说明其

内部省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分布集

中。 另外,我国整体及四大板块的分布延展性均显著

拓宽,说明各板块内部均存在“优中更优”的现象。
从极化趋势看,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的极化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总

的来看,考察期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的分布曲线有一个主峰和一个侧峰,但随着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曲线的多峰

现象逐渐明显,表明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层级结构,这也符合区域非均

衡梯度理论的观点。 具体来看,东部地区的极化程

度最高,说明东部地区存在多个较强的集聚中心;中
部地区在 2019 年以前呈“单峰”状,之后逐渐演化为

“双峰”状;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域间的差距较小,
无极化现象。

五、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转移的时空规律

　 　 Kernel 密度估计法刻画了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动态分布特征,但未能揭示出

具体转移规律,无法科学考察板块间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极化趋势和差距情况。
鉴于此,本文将运用 Markov 链分析方法就这一问题

展开深入研究。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转移的时间

特征

　 　 本文基于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的发展差异,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Ⅰ型表示

低发展水平,Ⅱ型表示中发展水平,Ⅲ型表示高发展

水平。 运用传统 Markov 链分析方法计算 2013—
2022 年我国整体及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转移概率矩阵,如表 5 所示。

表 5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传统

Markov 链转移概率矩阵

区域 类型
2013—2022

Ⅰ Ⅱ Ⅲ

全国

Ⅰ 0. 7667 0. 2333 0
Ⅱ 0 0. 8000 0. 2000
Ⅲ 0 0 1

东部地区

Ⅰ 0. 6667 0. 3333 0
Ⅱ 0 0. 5926 0. 4074
Ⅲ 0 0 1

中部地区

Ⅰ 0. 5000 0. 5000 0
Ⅱ 0 0. 3889 0. 6111
Ⅲ 0 0 1

西部地区

Ⅰ 0. 5278 0. 4722 0
Ⅱ 0 0. 6944 0. 3056
Ⅲ 0 0. 0370 0. 9630

东北地区
 

Ⅰ 0 0. 7778 0. 2222
Ⅱ 0. 1111 0. 1111 0. 7778
Ⅲ 0 0 1

　 　 注:横向的Ⅰ、Ⅱ、Ⅲ表示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目前所处的状态类型,纵向的Ⅰ、Ⅱ、Ⅲ则表示地区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未来转移后所处的状态类型,表 6 同。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呈现出明

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 在我国整体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转移概率矩阵中,下一阶段

保持初期类型的概率均大于向上或向下转移概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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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且平稳转移概率的均值为 0. 8556,说明我国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呈现出增长惯性。 具

体分析,东部和西部地区平稳转移的概率均大于向

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说明其易呈现自我固化趋势;
中部地区为Ⅰ型的省份平稳转移的概率等于向上转

移概率之和,且Ⅲ型省份转移后保持初期类型的概

率为 1,表明中部地区的“流动性”和“黏性”并存;东
北地区Ⅱ型的省份平稳转移的概率小于向上转移概

率,意味着东北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呈增长态势。
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马太

效应”显著。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Ⅰ型或Ⅲ型的省

份平稳转移的概率较大,说明高水平省份易产生“高

水平垄断” 现象,而低水平省份则易陷入“贫困陷

阱”,引致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 此外,Ⅱ型省份发生

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相对较大,这表明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布局变动趋势各

异。 因此要不断加大中等水平省份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投入力度,进一步发挥高水平省份的辐射带动

作用,拉动低水平省份向前发展,促进四大板块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一体化发展。
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多在相邻

分组之间递次转移,跨越式转移的可能性较小。 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于创新组

织、创新资源、创新效益等方面的持续累积,在客观

规律限制下,其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提升。
具体来看,东北地区的Ⅰ型省份发生跳跃转移的概

率为 0. 2222,其他板块无跳跃转移趋势,这说明随着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技术创新能力有实现大幅度向上跨越提升的

可能。
4.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长期

增长趋势。 整体来看,Ⅰ型省份向上转移的概率为

0. 2333;Ⅱ型省份向上转移的概率为 0. 2000;Ⅲ型省

份向下转移的概率为 0,意味着我国整体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呈长期增长态势。 具体来

看,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Ⅰ型省份向上转移

的概率分别为 0. 3333、0. 5000、0. 4722、1。 除东北地

区外,其余地区的Ⅱ型省份不存在向下转移态势。
而对处于Ⅲ型的省份来说,仅有西部地区存在向下

转移的可能。 综上所述,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尽管存在“贫困陷阱”,但仍呈稳

定增长趋势。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转移的空间

特征

　 　 传统 Markov 链分析方法描述了我国整体及四

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随时间推

移的转移特征,然而随着区域间要素流动的不断加

快,空间单元联系日趋紧密,空间交互影响和空间溢

出效应已不容忽视。 因此,本部分利用空间 Markov
链分析方法进一步揭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发展的空间转移规律。
表 6 总结了 2013—2022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 Markov 链转移概率。 从转

移概率来看,相较于传统 Markov 链,空间 Markov 链

的转移概率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例如,当不考虑

邻近区域时, Ⅰ型向上转移为Ⅱ型地区的概率为

0. 2333;而加入空间滞后条件后,当邻居为Ⅰ型时,
Ⅰ型向上转移为Ⅱ型的概率则变为 0. 1632。 具体来

看:(1)对于处于Ⅰ型的地区,当邻近地区类型沿着

“低(Ⅰ)→中(Ⅱ)”发展水平变化时,Ⅰ型向上转移

的概率逐渐增大,Ⅰ型和Ⅱ型的地区表现出较强的

“扩散效应”,带动本地区发展。 然而,当邻居为Ⅲ型

时,本地区向上转移的概率不升反降,这说明处于Ⅲ
型的地区对周边低水平地区的空间效应呈现出较为

明显的“虹吸效应”。 (2) 对于处于Ⅱ型的地区,当
邻近地区越强,本地区转向更高水平的概率逐渐增

大。 例如,本地区与Ⅰ型地区相邻时,向上转移的概

率低至 0. 0909,而本地区与Ⅲ型相邻时的向上转移

概率则为 0. 2608,表明与高水平地区相邻能够形成

“涓滴效应”,产生“与邻为善”现象。 (3)对于处于

Ⅲ型的地区,与三种类型的地区相邻,未出现状态转

移,说明相邻地区无法影响高水平地区的固化现象。
从对角线元素来看,对角线上平稳转移的概率大于

非对角线上的元素,说明内部流动性较弱,呈现俱乐

部趋同特征。

表 6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

Markov 链转移概率矩阵

领域类型 类型 Ⅰ Ⅱ Ⅲ

Ⅰ:低水平

Ⅰ 0. 8367 0. 1632 0
Ⅱ 0 0. 9091 0. 0909
Ⅲ 0 0 1

Ⅱ:中水平

Ⅰ 0. 6129 0. 3871 0
Ⅱ 0 0. 8485 0. 1515
Ⅲ 0 0 1

Ⅲ:高水平

Ⅰ 0. 9000 0. 1000 0
Ⅱ 0 0. 7391 0. 2608
Ⅲ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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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空间 Markov 链转

移概率矩阵表现出的空间滞后因素对我国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生较大的影响,呈现显

著的空间近邻效应。 具体而言,与较强的地区相邻,
既能通过空间传导与辐射作用带动本地区发展,发
挥正向溢出效应,也能使本地区受虹吸效应影响,制
约本地区发展;而与较弱的地区相邻,可能会由于空

间相互作用的竞争效应,降低本省份向上转移的可

能性,呈现出“高者恒高、低者仍低、高带动低、低抑

制高”的俱乐部趋同现象。 此外,状态转移仅限于相

邻类型之间,各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

不存在跨越式转移的情况。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转型的羁绊,科学测度其技术创新能力,阐释其技术

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和演进脉络对协同提升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具

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基于 2013—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科学测

度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借助

Kernel 密度估计、传统 Markov 链与空间 Markov 链分

析方法考察其区域差异特征及动态演进趋势。 研究

结论如下:第一,从测度结果看,中国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梯队特征,整体表

现出“东部领先、中部居中、西部和东北落后”的空间

格局。 第二,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曲线均呈右移趋势,说明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处于上升态势。 第三,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作用的条

件下,我国整体及四大板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俱乐部趋同现象。 第

四,考虑空间因素后,由于板块内部省份之间的空间

交互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滞后类型对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高水平的

邻居正向溢出效应与虹吸效应并存;低水平的邻居

则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二)政策建议

　 　 第一,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特征,推进

差别化策略实施。 四大板块应根据区域分工理论,
立足自身产业发展定位,实施“东部高质量领跑+中

西部加速追赶”的差异化发展策略。 东部地区应充

分发挥其在人才、资金和知识成果等方面的综合优

势,优化科技研发投入结构,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

制,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而对于相对较弱的

中、西和东北地区,则应积极加强产业技术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创新能力的硬件支撑。 此外,通过构

建高能级创新平台,促进区域内外的创新资源共享,
形成创新合力,力争实现“弯道超车”,缩小与东部地

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差距。
第二,依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空间格局,培育

多元增长极。 加大对优势省份的投入力度,如中部

地区的安徽省、西部地区的四川省和东北地区的辽

宁省,将其培育为新的活跃增长极,并借助增长极高

附加值的引领效应、乘数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帮扶

落后省份,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

面,各地区可以结合本地优势省份的特色产业,合理

选择发展重点。 例如中部地区可以重点发展量子科

技等新兴产业。 另一方面,各省份积极促进产学研

一体化,推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创新,完善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空间梯度布局。
第三,破除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要素流动障碍,

构建区域创新协同发展体系。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区域内部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显著。 因此,应构

建通畅的技术溢出通道,打破发展壁垒,以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布局区域为重点,构建区

域间创新发展的空间联动设计体系。 如长三角城市

群应积极推进跨界区域合作共建,加强数字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应以

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吸引高端人才流入、优
化税收政策等措施,推动形成产业跨区域转移、资源

要素自由流动的一体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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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22,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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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of
 

China’ s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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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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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patio-temp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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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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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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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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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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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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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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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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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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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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